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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与隐元禅师关系略论 

作者：胡沧泽 [2001-7-9 9:11:04] 

    郑成功1624年（明天启四年）出生于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母亲田川氏为旅日

泉州华侨的后裔，与日本有血缘关系。郑成功七岁自平户归国时，尚有一胞弟留在日本，而

后他本人与胞弟和日本仍有密切的联系。正因为郑成功本人和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日本承应三年），在反清复明的重要关头，郑成功“拨船护送”

〔1  〕福建省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这件事，便格外引人注意。郑成

功为什么要拨船护送隐元赴日？隐元为什么要东渡日本？是不是负有特殊的使命？郑成功与

隐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和日本的关系又是如何？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1987年发表的《生于动乱的隐元禅师》一文中认为：隐元赴日的目

的，不仅是传教，而且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2〕。1992年，日本学者陈

舜臣为NHK综合电视《来自大明帝国的呼救……隐元禅师与东亚动乱》节目撰写的解说词也

认为，隐元赴日有传教和借兵双重目的。1993年5月，  在日本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陈智超教授于宇治万福寺发现了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为研究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提

供了第一手资料。陈氏在《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一

文中认为：“从郑成功信件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想，隐元这次赴日可能负有求援的使命；至少

是，郑成功以同意并护送隐元赴日的行动，向日本方面表示善意。他是一名‘亲善使

者’。”〔3〕 

    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求援的特殊使命吗？他是郑成功的“亲善使

者”吗？对于以上诸位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一 

    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 

    隐元，俗姓林，名隆崎，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上迳乡东林村的一

个普通农民家庭。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依鉴源禅师剃度出家。隐

元学习刻苦，精研佛教大乘经典《楞严经》和《涅槃》，严持戒律，勤修禅定，有很深的造

诣。同时由于他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因此名闻遐迩，在佛教界声望日高。

1636年（明崇祯九年），隐元禅师在鉴源、慧隐之后继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第

三十二世。此后，他督理黄檗山万福寺前后两次达十七年之久，门下之盛，当时无与伦比。

他的名字，不但在国内盛传，而且也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甚至他在中国开印的语

录，也早已传到日本，为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 

都妙心寺派僧侣所传诵〔4〕。 

    当时，日本长崎的佛教住院中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即所

谓的“唐三寺”。兴福寺主持逸然长老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把他请到日本来弘传佛法。经

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清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四月，逸然发出邀请隐元禅师

赴日弘法的第一次信函，由当时来往于长崎福建之间的“福州号”船主何素如居士亲自送至



福清黄檗山。这时，隐元已经年过花甲，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了邀请。他抄录了

自己平时随手所作的诗偈、语录等交给何素如居士，让他带给逸然，表示谢意。可是，逸然

长老看到隐元的诗偈后，求贤之心益切，接二连三地又派弟子古石、自恕等，带着邀请书和

钱物，恳请隐元禅师一定要赴日弘法，隐元深受感动。 

    在这前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使隐元禅师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那是清顺治八年（1651

年，日本庆安四年），长崎唐三寺之一的崇福寺邀请隐元的弟子也懒赴日，可是，也懒在赴

日途中，船遇风浪，不幸被溺死，未能实现志愿。消息传来，隐元悲痛万分。因此，到清顺

治十年（1653年，日本承应二年）十一月，隐元又接崇福寺主持超然等七人联名的第四次恳

切邀请时，他终于答应下来，感叹地说：“这是子债父还了。”〔5〕 

    隐元不顾黄檗山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将法席让给弟子慧门，毅然决定东渡。清顺治

十一年（1654年）五月十日，他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等38人从黄檗山出发，前往厦

门。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领弟子乘坐郑成功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日本，同年七

月初五抵日本长崎。 

    由上可知，隐元禅师赴日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弘扬佛法。日本长崎华侨寺院唐三寺一再恳

切地请求他前往，使他深受感动。他的弟子也懒在赴日途中不幸遇难，也使他耿耿于怀，认

为“子债父还”，非赴日不可。因此，可以说，隐元禅师东渡的动因是为了传播佛教，宣扬

佛法。 

                        二 

    既然我们明白了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隐元赴

日是负有特殊使命，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呢？这问题主要是由于郑成功

“拨船护送”隐元赴日而产生的。 

    中国和日本隔着浩瀚的大海，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只有海路一条。当时福建至日本长崎

的海上交通线，主要由郑成功及其部属所控制，即由“国姓爷”船只所控制。因此，隐元禅

师东渡日本而搭乘郑成功的船只本身并不是件奇怪的事。而郑成功出于对声望很高的隐元禅

师的敬重，让他搭乘自己属下的船只赴日，也并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隐元禅师在厦门是不是有接受郑成功的秘密使命呢？根据隐元弟子独耀性日所编的隐元

年谱记载，隐元在顺治十一年五月十日离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后，五月二十日至泉州，六月

初三至中左（厦门），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而后“藩主备舟护送”〔6  〕。隐

元的另一位弟子南源性派所编的年谱也记载说，“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而后“拨舟相

送”〔7〕。“藩主”、“国姓公”均指郑成功。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在厦门，郑成功是

把隐元禅师当作德高望重的高僧而予以优厚的礼遇的，并且从敬重佛教的角度出发，“送斋

金为供”。 

    隐元在厦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中略知一二。为了更清

楚地了解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我们不妨把这封信录下：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

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

当驻驾数时，大阐三味。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

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舟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

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唯大师慧ｚｈàｏ＠②

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

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及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ｄｕā

ｎ＠③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④。〔8〕 

    从信中可知，郑成功本人并不热心支持隐元赴日弘法，只希望他在国内传教，“不欲大

师飞锡他方”。郑成功所以要“拨舟护送”隐元赴日，是因为“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



望之情也”。因为日本的屡次诚恳邀请，盛情难却。从信中还可感到，郑成功与隐元的关

系，主要是佛教信仰者与高僧法师的关系。高僧法师执意要出国弘法，有能力的信仰者当然

要尽自己的能力予以支持。福建沿海与日本的海上交通线由郑成功控制，郑成功拨船护送是

在情理之中。 

    在厦门，郑成功和隐元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往来呢？从信中也丝毫看不出。甚至连

隐元赴日的具体日期，郑成功也并不很清楚。“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及次早闻知，甚

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隐元临行前，郑成功并没有跟他告辞，只是在隐元走后的第二天

上午，郑成功才得知这消息，认为失礼而在信中赔礼道歉。如果隐元是郑成功派出的特殊使

者，恐怕不会是这种情况。 

    当然，郑成功和隐元还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抗清复明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清兵的南

侵，使隐元所主持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屡遭骚扰，不得不经常到其他寺院避难。清兵的烧杀

抢掠，也使得隐元对明王朝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但是，感情上的相通并不等于就负有秘密

的使命。从隐元在厦门的行踪史料中，并无发现他与郑成功的秘密关系。在新的史料发现之

前，我们只能说，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是佛教信仰者和法师的关系。隐元的赴日，是为了

传弘佛法，隐元并未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 

                        三 

    隐元赴日是否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还应该具体看看当时郑成功是否有必

要向日本借兵以及在此前后有无向日本借兵的事例。 

    郑成功一生主要的时间是从事反清复明的事业。1645年（清顺治二年），他拜谒南明隆

武帝，被赐国姓。第二年，他奏陈“据险、选将、通洋、裕国”诸策，受封忠孝伯，拜御营

军都督。他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行动主要是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的将领兵士、山海险要，从

事抗清复明活动。他也主张通洋，然而通洋是为了裕国，是想通过与外国的贸易来增强自己

的经济实力，而不是依靠外力，倚重外力。 

    记载郑成功派遣使者赴日本的史料主要有《台湾外纪》和《小腆纪年》。据这二书记

载，1651年（清顺治八年，日本庆安四年），郑成功攻克福建漳浦，军势大振，敌军多来归

附，正在担心器械未备、粮饷不足时，参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

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国。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

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9  〕郑成功采纳了冯澄世的建议，

遣使通好日本。从日本获得物资，卖给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过海外贸易，以补军饷和

政费的不足。在这条记载中，郑成功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关系，丝毫没

有牵涉到借兵的事。而且从冯澄世的话中可知，他们对日本还是保持相当的警惕心理的，认

为日本仗着粮饷充足，铅铜广多，“每垂涎中国”，这也许是由于明朝中后期的倭冠之患尚

殷鉴不远之故。以此戒备心理，而轻言向日本借兵，必无可能。事实是，冯澄世没有提出向

日本借兵的建议，郑成功也没有考虑到要向日本借兵。 

    以上是隐元禅师赴日前郑成功与日本关系的重要记载。可以说，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前，

郑成功并无向日本借兵的先例。那么，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后，有无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记载

呢？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乞师”的根据主要有《华夷变态》上所录的“郑成功启日

本文”，兹将有关内容摘抄如下：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

使成功顿首拜，启上，日国上将军麾下。……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

百战占师中贞吉。……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

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洄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天函，稍伸丹悃，



爰赍币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

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监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 

    综观整篇书信，郑成功致日本幕府的内容不过是对日本缔结邦交、敦睦旧好而已，全信

未见有任何“借兵”、“乞师”的字句。而在日本，却有些载籍对此信讹传附会，借题发

挥，编出了郑成功此次遣使是向日本借兵。有些日本小说更是绘声绘影、煞有介事地编出了

这样的故事：由于郑成功的乞师，日本幕府召开廷议，有尾张、纪伊、水户三位将军慷慨激

昂，各陈理由，互相争为大将，要统率大军跨海到中国帮助郑成功抗清。这些当然都不足为

信。 

    郑成功此信写于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当时他正在厦门筑演武亭，

选练兵将，广招贤才，准备大举北伐。郑军兵多将广，声势浩大，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根本

没有必要向外国的日本借兵。他所以要写信给日本，主要是出于叙叙旧情，以交旧好的目

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防止日本与清朝勾结，共同镇压反清复明的军事武装力量。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的另一根据是《海上见闻录》的记载。该书载：“顺治十七年

（1660年）七月，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看此记

载，不仅郑成功向倭国借兵的事实确凿无疑，连隐元禅师的赴日也与借兵的事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可是，这条记载却是错误的。隐元赴日，时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有他弟

子所编的年谱等一系列记载可证。至于郑成功派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一事，据新发现的日

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所藏的隐元来往信件中，有一封张光启致隐元的信件。张光启是郑成功

的重要将领，也是个信奉佛教的居士，该信上有“佛弟子张光启顿首拜”的字样。信中谈到

“徂夏奉命日国修好币交”，即自己奉郑成功之命到日本修好邦交的事，根本没有提到借

兵。从信中可知，在这一年的七月，张光启奉郑成功之命往日本修好外交，是否借兵，尚无

实据。既然这条记载中的隐元赴日之事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也非要承认它记载

的借兵是事实，而不是传闻，以讹传讹呢？ 

因此，《海上见闻录》上这一条记载，是不足为信的。 

    既然郑成功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和行动，那么，所谓隐元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

兵的特殊使命的说法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可探讨他到底是否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清顺治

十一年（1654年，日本庆安三年）七月五日，经过十多天与惊涛骇浪搏击的艰苦航行，隐元

一行终于到达日本长崎。隐元上岸时，受到以唐三寺僧众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的热烈欢迎和顶

礼膜拜。日本了翁道觉回忆说：“当隐老（隐元）来日本日期确定，日本四方僧众喧动。到

七月五日着岸时，肥前，肥后两州的男女老少罗拜路傍，僧俗双迎隐元到东明山兴福寺安

坐。”〔10〕逸然长老邀请隐元在兴福寺讲法。七月十八日，是隐元开堂讲法的第一天，他

讲演的题目是《生命之流——业与轮回》，听众之多，场面之盛，前所未有，大家无不为他

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讲演所折服。 

    隐元在兴福寺弘法的成功，名声大振，日本各地大寺院纷纷请他前往说法。他到日本还

不到一年，但道声已传遍东西，“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11〕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日本明历元年），隐元禅师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大阪普门寺

演讲，又引起很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隐元禅师率领弟子到京都，受到很高的礼

遇。他为所到寺院僧侣题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继续努力

宣扬黄檗宗风。经过宣传介绍，日本后水尾天皇、公卿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板仓重宗等人，

都皈依了隐元。 

    顺治十五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晋谒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



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决定在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  1万坪（330公亩）建寺供养隐元禅师。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文元年），在宇治的新寺建成。新寺的建筑、雕刻完全

仿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新寺仍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中国的黄檗

禅宗正式在日本生根，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 

    1664年（清康熙三年，日本宽文四年），隐元主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三年之后，将法席

让给弟子木庵，自己退居松隐堂，时年73岁。退隐后，隐元经常接见参谒者、接受其他寺院

的邀请前往讲法，并大量著书立说，出版了《松隐集》、《松隐二集》、《松堂新集》、

《松堂续集》、《松隐老人随录》等大量禅学著作。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有活动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在宣传佛教，弘扬黄檗禅风，而不是在

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为反清复明而奔走呼号。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么一件事，正当隐元禅师在日本名声雀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的

时候，福清黄檗山的主持及僧众发信恳求他早日归国，维持祖庭。如果说，隐元负有为郑成

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他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归国述命，向郑成功汇报在日本借兵活动的详

细情况。然而，他没有回来，隐元决心效法鉴真，留在日本弘法。从隐元赴日不返之事也可

看出，他与郑成功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关系。 

    隐元在日本，虽然没有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作出什么贡献，但是他传播中华文化、弘扬

黄檗禅风，却在日本造成很大的影响。他所创立的黄檗禅宗，  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

派。  日本黄檗宗在最盛时有寺院1100所，33个塔头，僧俗信徒最盛时达2500万人，约占全

国人口的1  ／5。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已经58代，  隐元禅师开创之功不可没。 

    隐元东渡，不仅对日本的佛教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中国的建筑雕塑、书画印刻、雕

版印刷、医学、音乐、烹饪技术、生活方式等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他带去的扁豆、莲花，至

今被日本称为“隐元豆”、“黄檗莲”。他所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至今仍屹立在京都南郊

的宇治市，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为了表彰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作出的杰

出贡献，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日本后水尾天皇在他逝世的前一天特

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

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隐元禅师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深远的

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隐元禅师为宣扬佛教而赴日弘法，并在日本创立黄檗

宗，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郑成功出于对隐元禅师的敬重，拨船送他赴

日，促成他实现自己的意愿，做了一件善事。所谓的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

的使命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首先，隐元赴日完全是为了弘法。二则，隐元和郑成功的

关系是高僧法师和佛教信仰者的关系，从新发现的他们的往来书信和其他材料丝毫看不出他

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往来。三则，当时郑成功也根本没有必要向日本借兵，在此前后也没有此

类行动。最后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隐元在日本的所有活动中看出他确实是在专心弘法。隐元

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郑成功依靠本国力量，驱逐荷兰侵略

者、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一样，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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